
伟大的革命实践创造伟大的精神，在浙西南革命

中，红军挺进师深入浙西南，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出现了当地农军“三迎红军”的生动局面，走出一条

军民合作的道路，最终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

神，即忠诚使命、求是挺进和植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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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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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迎 红 军 ”：
浙 西 南 革 命 中 的 军 民 团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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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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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北方局根据中共中

央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撤出城市，

转到农村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

据地和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山

东乐陵抗日武装斗争迅速发展。1937

年 7 月 中 旬 ， 中 共 津 南 工 委 召 开 会

议，决定所属各县开展武装斗争。15

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后改为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 在乐陵

县旧县镇 （今属河北省盐山县） 成

立 。 这 是 山 东 省 第 一 个 抗 日 民 众

团体。

与此同时，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宣告建立。8 月 13 日，乐陵县的共产

党员杜步舟和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

凯东发动党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筹

措步枪 60 多支，大刀 50 把，组建起

一支 130 人的队伍，在黄夹镇北街宣

布起义。黄夹起义是山东省最早的抗

日武装起义，谱写了具有乐陵地方特

色的大刀杀敌的英勇故事。在国家民

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乐陵举起了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第一面旗帜！

1937年 10月，中共北方局决定，由山

东省委统一领导津浦路东的盐山、沧

县、宁津、庆云、乐陵、阳信、无

棣、东光、南皮、惠民等县的党组

织，组建了中共冀鲁边工委，为冀鲁

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

织基础。

1937 年 8 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

沿津浦线向南进犯，9 月 24 日占领沧

县。10 月 1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

军所辖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率部在

德县与日军拼死激战，守城官兵几乎

全部殉国。5 日凌晨，德县失守。11

月 8 日，日军第一○九师团第一一八

旅团从沧县进犯盐山并占领县城。11

月 10 日，日军兵分东、西二路南侵，

西路日军攻占旧县镇，旋即通过鬲津

河大桥入侵乐陵。乐陵国民政府县长

李念洲放弃河岸阵地，逃离乐陵；同

日，东路日军攻占庆云县城 （今河北

省盐山县庆云镇），随即沿鬲津河北

岸西行，由三间堂大桥进入乐陵，遭

到乐陵县芦店区区长、中共党员韩国

珍和东辛店乡农学校校长苏明等组织

的抗日武装顽强抵抗。

三间堂坐落于鬲津河南岸，是当

时乐陵县的四大集镇之一。由此向南

有片枣林，树木浓密，遮天蔽日，南

北绵延几十里，是部队埋伏的天然屏

障。苏明在 《他引导我走向革命——

忆钱杰东同志》 中回忆道：日军自庆

云县向乐陵县进攻，共有七辆装甲汽

车。我们守的是公路两旁的枣树林，

公路上放了一些农民的犁耙。中午时

分，敌人的车队到达。我们即自公路

两旁向敌人开火，战斗约十几个小

时，双方相持不下。敌人又从庆云县

调来迫击炮，向我们轰击，最后双方

都撤退了。当时，县城早已失守。

此次阻击战从 11 月 10 日中午一

直持续到夜晚，敌我双方互有伤亡。

当得知乐陵县城沦陷后，韩国珍、苏

明命令队伍撤离阵地，按原计划向阳

信县境内转移。关于此战，《中共乐

陵地方史》 也有记载：“西路日寇当

晚占了齐家油坊，乘虚攻入乐陵……

在东路，日寇遭到我地下党员、二区

区长韩国珍率领的抗日武装的顽强抵

抗。”枣林阻击战打响了中国共产党

组织领导的山东抗战第一枪！

其后，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带领群

众武装抗战，创建了以乐陵为中心区

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建立的关内最早的抗日根据

地之一。该根据地包括 24 个县，约

600 万人口。在这块一马平川、无险

可守的华北平原上，冀鲁边区军民不

畏强敌，浴血抗战，对敌作战近千

次，歼灭日伪军数万人，90 多名县团

级干部、10 万多名民众献出了宝贵生

命。在民政部公布的著名抗日英烈

中，冀鲁边区有 29人，占到 1/30。冀

鲁边区抗战是最艰苦、最残酷的抗

战，为山东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孕育了“大

爱为国、敢为人先、不屈不挠、团结

奉献”的冀鲁边精神！

□ 洪关旺 刘关洲

1935 年 5 月 10 日，红军挺进师主

力在刘英、粟裕率领下，历尽千辛万

苦进入浙江省松阳县西南边界。下

午，浙西南农军 （当地叫“青帮”）

首领陈凤生、副首领陈丹山在安岱后

外垟寺岭头迎候；11日上午，农军副

首领卢子敬率领38名农军战士和学生

举着红绿彩旗，敲锣打鼓在水店外幕

寮列队欢迎；下午，在斗潭永福寺，

“二陈一卢”召开欢迎红军大会，喊出

“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政治口

号，并由此形成“青”“红”大联合，

军民合作开辟根据地的良好局面，史

称“三迎红军”。

“三迎红军”开创了浙西南地区军

民合作的新局面，为浙西南革命根据

地的开辟、建设和保卫奠定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之后，挺进师迅速组建了

浙西南“地方政治工作团”，放手发动

群众，特别有松遂龙边三县的农军和

革命群众广泛参与，迅速聚集在共产

党和红军旗帜下，形成了一股澎湃的

革命洪流。继而在 6 月初的小吉会议

上，挺进师政委会全面部署了根据地

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围绕根据地建

设的武装割据为第一要务；根据地里

的党政群团组织建设是主体；土地革

命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指标性任务；

快速开辟、全面建设根据地里的交通

联络情报机构，力争在半年时间里基

本完成。挺进师之革命星火，在浙西

南俨然成了燎原之势，红了大半个浙

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军民团结合

作、携手共建这一关键。

“三迎红军”为红军
挺进师立足浙西南提供
了群众基础

“三迎红军”创举与挺进师立足浙

西南，与根据地军民齐发动、全参

与、快速开辟、全面建设以及后来的

根据地保卫战，血凝山川之英勇壮

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三迎

红军”最后的欢迎大会上，“二陈一

卢”提出了“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

家”的口号，旗帜鲜明地把当地农军

和群众号召起来，并始终努力践行这

一口号。它既是农军首领面对广大群

众的号令，又形象地比喻了红花绿叶

相衬托、军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就红

军挺进师来讲，欣然接受军民大联

合、开辟根据地这个事实，是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在来松阳县

之前，挺进师已得知在浙西南腹地有

这么一支人数众多的农军队伍，还有

“二陈一卢”为首领的大批革命志士，

对这里的革命群众基础，他们已相当

了解。所以才会在撕开入浙突破口

后，大踏步地挺进松阳，急切地要与

“二陈一卢”相会。挺进师首长一进入

松阳地界，就感受到这里老百姓的热

情、贴近与无私。事实证明这步决策

是完全正确的，是明智之举，因而挽

救了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挺进师。

“三迎红军”是浙西
南人民革命性的生动诠释

“三迎红军”的出现本身有其必然

性，并不是“二陈一卢”偶然兴致使

然，或是因为红军部队兵临城下，慑

于其势而不得已为之。其实，在松阳

西南边境之安民、枫坪、玉岩及大东

坝两乡两镇，早在 1926 年就开始了

“二五”减租减息斗争。从那时起，广

大贫苦山民在“二陈一卢”等领导

下，开展过反帝爱国和打击土豪劣绅

的斗争。1928年，他们喊出了“耕者

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革命口号。

到了 1929 年至 1930 年间，他们又假

“青帮”之名，组织农军队伍，全盛时

达 5000 余会众，在松 （阳） 遂 （昌）

龙（泉）边境开展打土豪、均贫富、平

地权斗争。特别是 1930年，发动了多

起农民武装暴动，范围涉及松遂龙宣四

县，并打出“红军”旗号。暴动后来虽

被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主要领导人也

被通缉追捕，但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

东山再起。他们还多次到江西、福

建、安徽等地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寻

求得到支持和领导。完全可以这样

说，松阳这批农军首领及骨干，实际

上是已经具备一定的革命思想、行动

及理念的有志革命者。这一带的劳苦

大众也在他们的影响带领下，经历过

许多急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因而奠

下了初步的革命群众基础。所以说，

“三迎红军”的创举，在浙西南有其必

然性。

“三迎红军”集中体
现了当地革命领导人的
先进性

假“青帮”之名，行农军之实的

“二陈一卢”，其实是松遂龙边的农运

领袖。这里的“青帮”，与上海滩黑社

会帮派组织之“青帮”完全不同，它

是一种斗争策略，实际行的是“均贫

富、平地权”的革命群众运动。因此

一旦他们有所动作，便被国民党当局

当作赤色革命组织施以残酷迫害，大

肆镇压。并且，他们也不等同于那些

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山大

王。他们是生存于穷苦百姓中，并为

穷人伸张正义、不畏权贵、敢作敢为

的英雄好汉，是革命的同路人，共产

党和红军的坚定拥护、支持者。当红

军到来时，他们便义无反顾地聚集在

红军旗帜下，并且奋不顾身地甘愿献

出一切。这些特点及群众基础，决定

了他们是红军可以信赖、依靠的革命

力量。这也有力地诠释了为什么会有

“三迎红军”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壮

举，一个浙西南特例。

“三迎红军”打开了
浙西南军民团结合作的
新局面

“三迎红军”是由松阳农军领袖

主动组织的，是在当时艰苦的环境条

件下，他们所能够提供的最高礼节及

欢迎仪式。自此，挺进师结束了自

1934 年 7 月离开中央苏区后一直处在

被敌人前堵后追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境

地。他们一进入松阳地界，便感受到

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永福寺内外群情

激昂，大批民众簇拥着红军战士，嘘

寒问暖，握手相庆，仿佛是回到了久

别的中央苏区一样，与几个月来在边

界辗转疲于奔命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

比。有了“三迎红军”这个良好开

端，挺进师主力得以在大半个浙江扩

军游击，扩大红军影响，以实现中央

赋予的吸引、牵制敌人，从战略上策

应中央红军长征之目标。从此，挺进

师完成“进入浙江、长期行动，开创

新的根据地”这一艰巨任务的信心进

一步增强。

诚然，“三迎红军”的场面在今人

看来，或许不那么宏大壮观，但是，

“三迎红军”的意义在于那来自人民群

众的热情，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

候，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却出

现了热情迎接红军的一幕，的确是十

分难能可贵。这对处于生死存亡危急

关头的挺进师来说，无疑是雪中送

炭；而对当地坚持斗争的农军和广大

人民群众来说，则是有了党的领导和

革命的方向。可以说，没有红军挺进

浙西南，没有浙西南广大人民群众的

参与和支持，浙西南地区不可能掀起

全国革命的局部高潮。

皮定均于 1914 年出生在安徽省

金寨县戴家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

近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南征

北战，屡建奇勋，传奇颇多。徐向

前赞誉他“多谋善战，英勇虎将”。

李先念称赞他“智勇兼优，光明磊

落”。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

评定军衔时，皮定均按资历只能评

少将军衔，但毛泽东特批：“皮有

功，少晋中”，因而直接晋升中将军

衔。皮定均不仅英勇善战、治军有

方，而且爱兵爱民真挚深切，令人

景仰。

“没有战士，哪来
的首长？”

“爱民爱兵永留芳”，这是张爱萍

在悼念诗中对皮定均的评价。长征路

上过草地时，有个姓方的战士连饿带

累走不动，把背包丢了。晚上，皮定

均查铺，发现他没有被子，一个人蜷

伏在土堆旁。皮定均非常心痛，便将

自己的被子拿来盖在他的身上。小方

吃力地摆着手，低声说道：“我已经

快不行了，不要冻坏了首长。”皮定

均说：“没有战士，哪来的首长？”说

着，往他身边一躺，用被子盖住了两

个人，说道：“我俩一块儿睡，这该

行了吧。”就这样，两人相互依偎着

取暖，抵御着草地上的严寒。一觉

醒来，天已微明。皮定均推了推身

旁的小方，发现他已经牺牲了。皮

定均站起来，细细地把小方的遗容

打量了一番：只见他已经僵硬的身

体微微佝偻着，在熹微的晨光中，

苍白的脸上似乎还带着温暖的微

笑。皮定均默默脱下军帽，向他深

深鞠了一躬。

据济南军区原政治委员宋清渭

回忆，1964 年 8 月，他在霞浦某边

防团任政委，一天，皮定均冒着炎

炎烈日，坐着卡车到他下属的一个

连队视察。中午 11 时多，皮定均转

到了这个连队的猪圈，看到一个饲

养员正冒着酷暑在外面剁猪草。皮

定 均 停 住 了 ， 大 声 喊 道 ：“ 宋 清

渭！”宋清渭立即回答：“到！”皮定

均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过来，给

我站在这里，站一个小时！”宋清渭

马上意识到皮定均的用意，他立即

说：“首长，您是不是批评我们让战

士在大太阳底下剁猪草，连个棚子

也不搭？”

皮定均笑道：“你说的差不多，

就是这个事！”他接着说：“我们当

干部的要处处关心战士，时刻装着

官兵的疾苦。天这么热，太阳这么

毒，让战士长时间在没有遮挡的地

方劳动，不近人情嘛！我们常说要

关心战士，关心战士不是空的，是

实的。爱护战士不是光讲讲就行

了，要体现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上。”宋清渭当即表示：“我们立即

给他搭个棚子，先用树枝、凉席搭

个简易的，然后再搭好的。”晚饭

后，皮定均又悄悄派秘书检查棚子

的落实情况。秘书回来向他报告说

棚子已经搭好，皮定均满意地说：

“那好，布置的事办了就好，就应该

这样。”皮定均爱兵爱得实在、具

体，抓工作深入、细致、到位，使

大家终身难忘。

“能解决多少算多
少，总比知道了不管要
强”

皮定均对人民群众始终怀有深

厚的感情。抗日战争时期，在豫

北、豫西遭受严重蝗灾时，他指示

部队每人每天要节约一两粮，帮助

人民克服困难，度过灾荒。那时，

他自己每天也只以半斤粮合着野菜

度日，还带领部队利用作战和训练

间隙，消灭蝗虫，保护庄稼。皮定

均十分重视部队的生产建设和改善

战士的生活。他常说，把部队的生

产搞好了，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

担，还可减轻地方压力，有利于做

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71 年，

宁夏固原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他慷

慨解囊，把自己的所有便衣和部分

积蓄捐献给灾区人民。在兼任甘肃

省委书记时，他了解到张掖地区有

不少人没有衣服穿，就搜罗家里所

有旧衣服与配发的布票，全部捐

出，还发动干部募捐了一些衣被鞋

袜送去。有人说，那地方太穷，这

些东西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皮定

均回答说：“能解决多少算多少，总

比知道了不管要强。”

爱心不仅体现了本色，更在于

真心实意为民想办法找路子。在福

州部队工作期间，皮定均经常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总结了一套搞好

连队生产和改善连队生活的措施。

在兰州军区期间，当时西北部队从

基层到机关生活比较艰苦。冬季取

暖普遍用的是煤炉子， 放在屋里，

煤烟污染呛人不说， 煤气中毒事件

也时有发生，夺去了多名年轻战士

的生命。对此，皮定均既非常难

过，又心急如焚。那个年代经费奇

缺， 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改善取暖条

件， 于是，他下部队时常带着这个

问题寻求答案。在某师， 他发现有

一种火墙比较安全， 便在部队普遍

推广这个做法。火墙修好后， 基本

上没有再发生煤气中毒事故。作为

我军的高级指挥员，皮定均始终保

持了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他很少

使用上级配备的专用红旗轿车，说

它招眼，外出时他多是乘坐吉普

车。他到基层检查工作，不准事先

打招呼，不准搞特殊招待。有一次

去银川，宁夏军区的同志想把他安

排在宾馆住宿，他硬是要住到连队

去，说那样高级的房间，一晚上几

十块钱，想想老百姓的收入，自己

就舍不得住。皮定均从不利用职权

谋私利、走后门。“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学校停课，他就把三个孩子

都送到军垦农场去锻炼。后来，为

了不让孩子们有优越感，给组织上

添麻烦，他又建议把孩子们分到外

地工作。他还经常教育身边工作同

志，不能对下属指手画脚，不准向

基层打招呼办私事，要把为人民服

务从自己和身边人做起。

“我本来就是大别
山上的小放牛娃”

1966 年春，皮定均带领福州军

区机关部分同志到江西省修水县农

村帮助工作。当时，地、县的一些

领导劝他：“您年纪大了，不能和青

年人一起搞‘三同’，住在县招待所

里，走一走，看一看，就行了。”皮

定均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再三坚

持要下基层和农民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进村的那一天，他身

背背包，肩扛锄头，和机关干部一

起进村，住进了离县城 50多里的赤

江公社福联大队饲养员罗大爷家

里。他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吃

的是红薯丝掺杂大米的薯丝饭，睡

的是稻草铺。虽然白天劳动很累，

但他每晚还和社员拉家常。早上天

蒙蒙亮，他就起床到村子周围去为

农田拾粪施肥。罗大娘说：“老皮不

像官，像个老农民！”特别是他亲手

用竹片精心制作的牛鼻栓，更深受

全大队饲养员的赞赏，罗大爷说：

“老皮呀！ 你是真放过牛的呀！我放

了一辈子牛，做的牛鼻栓还不如你

做的好用啊！”皮定均说：“我本来

就是大别山上的小放牛娃，是穿着

开裆裤在牛背上长大的，地主、老

财不让我活，逼我出来闹革命，现

在当了官，可不能忘了本呀！”

罗大爷支气管有老毛病，夜里

怕冷经常咳嗽。当时虽已春天，但

夜晚仍有凉意，每天晚上，皮定均

总要把自己的棉大衣让罗大爷盖在

被子上。罗大爷几次推辞，但经不

住皮定均一再诚恳劝说，终于接受

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老皮的棉大

衣暖和”。就这样，从紫云英开花的

3月，到稻花飘香的7月，皮定均在

赤江公社当了5个月的农民。直到他

离开之后，群众才知道，住在罗大

爷家的“老皮”，原来就是指挥闽赣

两省千军万马的皮定均司令员！

“怎不想在家多住
几日？”

1953 年夏，皮定均离别家乡 24

年后首次返乡探亲。他携妻带子，

荣归故里，四乡八邻都赶过来了，

父老乡亲前来探望者，从早到晚络

绎不绝。皮定均一夜未眠。第二天

清晨，他断然决定率全家离乡返

回，许多乡亲对此感到纳闷不解，

有的甚至说他不近人情。其后皮定

均再也没有回乡。据说，当天返回

的途中，遇上大雨，山洪暴发，雷

声如炸。当地人还传将军无情无

义，恐遭天怒。对此，皮定均的夫

人张烽多年后坦言：“当时我也不明

白，未回乡时他朝思暮想，回乡后

只住一日便走。返回途中，他一言

未发，任我牢骚满腹。数年后，他

才吐露心迹。”张烽说到这事时哽咽

不已：“他说怎不想在家多住几日？

但见与其一起参加革命者都已战死

沙场，仅自己一人生还，荣归故

里，如何向先死者家人交代！回乡

后，乡亲们纷纷询问其亲人下落，

心里怎受得了？”据金寨县志记载，

上世纪 30年代，全县曾有 10万青年

参加红军，幸存者仅数千。与皮定均

一同参军有14人，其余无一生还。皮

定均感念于此，返乡情怯，时人哪里

知道皮定均内心的痛苦？戎马一生，

丹心一片，只是无以言表。


